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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电视剧《庆余年》火了，选角导演
应该加鸡腿，无论是林婉儿还是范闲，无
论是费介还是王启年，都像是直接从纸上
走下来的。人物形象就是那么贴身。这
也让我有了兴趣，把书重温了一遍。

看到第一卷第十四章，很是心动，说
范闲误入庆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跟御
前侍卫首领宫典对了一掌后咳嗽。作者
猫腻是这么写的：“他一路走着一路咳
着，看着白色手帕上面的点点血痕，想起
了林黛玉，想起了苏梦枕，想起了周瑜，
想起了林琴南许多位咳坛前辈——”

文字有趣，让我想起了自己。岁末
年初之际，流感汹汹。孩子班上四十多
人有一半都感冒发烧，咳声一片。别处
学校甚至在节前放假三天，治流感的主
打药“磷酸奥司他韦”也曾一度卖断货。
扰攘了几天，等孩子好了，我又咳嗽了，
没奈何喝了几次京都念慈庵，才好不容
易消停。这范闲之咳，真是病来如急雨，
病去如择麻啊。翻看过去写的几句词，
竟跟现在的情形颇有些相似：都说泪打
芭蕉痛，谁言雨敲窗人惊。锦帕遮莫枕
上声，一声声如调筝。思量蓟州雪，难入
吴头梦。辗转休剔灯，坐看帐幔白。

说到止咳，中医自古就有“五脏皆令
人咳，非独肺也”之说，将咳嗽发生的原
因，分为外感咳嗽与内伤咳嗽两大类，外
感咳嗽多因风、寒、热、燥等外邪侵袭所
致，其特征是发病急、病程短，且常常并
发感冒；内伤咳嗽则有脾虚、肺虚、肾虚
之别，其特征是病情缓、病程长、反复发
作。明代医学家王纶在总结前人经验的
基础上提出了治咳嗽的主方：杏仁、白茯
苓、橘红、五味子、桔梗、甘草等等。

其中，五味子很有意思。唐代《新修
本草》记载：“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
都有咸味。”故有五味子之名。这名字有
禅意。五味子是木兰科多年生植物的成
熟果实，分北五味子和南五味子，就像是
北方人和南方人。前者主产于东北，此
外还有河北等地，紫黑色、个大肉厚、有
油性光泽，补心肾，治虚损劳伤；后者又
叫华中五味子，主产于西南及长江流域
以南，色鲜红、个小肉薄，治风寒咳嗽有
奇效，安庆也是产地之一。

新鲜的五味子好吃，不仅颜色诱
人，口感也很美。入口酸甜，有经霜的
清爽和凉意。还可以泡酒，色是浅浅的
宝石红，就像爱情，喝一口，能赶走孤单
和寂寞。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散文集

《遇见最美的本草》里写的。作者楚林
是湖北襄阳一名医生，写文章从中药说
开去，把药理医理、传说故事、人生哲理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既让人口舌生津，
又涨了知识。多好。

吃一口五味子，让酸入肝，苦入心，
甜入脾，辛入肺，咸入肾，算是以人间五
味补人体五脏之气。咳嗽中有一种叫做

“黄昏嗽”，指的是人在黄昏时咳嗽，是肺
虚气逆，兼挟虚火之症。吃五味子和干
姜正好可以“盘它”。酸苦之中杂陈着辛
甜，更有一丝丝咸隐约其间，就像是天山
童姥的六合八荒唯我独尊功一般，将童
年青年中年老年轮流体会一遍。让人不
禁想起宋代黄庭坚的一首《鹧鸪天》：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
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
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范闲之咳
李大永

村里人称麻雀叫作“屋檐鸟”，在三合院的隙缝和
簷瓦间衔草作巢，与村户朝夕相伴，因而得名。少年
安七岁那年，发现屋檐鸟与村庄的田泥性质相近，颜
色相同，土黄带灰的色调，是田亩飞出来的一块泥。
人亲土亲，安始终对麻雀有特别的好感。

既然同住一个屋檐下，就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
当。但是，麻雀嘴贱，嗜谷如命，庄稼汉视如寇仇。以
鞭炮吓之、石卵击之、设网捕之，还派遣装神弄鬼的稻
草人，恫吓其心智。那些麻雀纷纷飞离田园，回到三合
院屋檐下，议论纷纷又愤愤不平。那时候，安经常在禾
埕玩耍，发现院子里的麻雀变多了，飞行显得有些意兴
阑跚，叫声嘈杂哀切。小小的安，经常倚在墙角佯装玩
耍，侧耳倾听众雀交谈，企图了解它们的心声。

夜晚，安不时听到自己朗朗的读书声，夹杂着麻
雀私语，像回音般紧密。起初以为是错觉，但当安把
书本合上时，屋檐下飞进两只麻雀，在斗室间左冲右
撞，唧唧言语，仿若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冲劲。其中一
雀，嘴角撞壁流血，村里人流传，此种行径是麻雀咬舌
自尽。于是安急欲制止另一雀寻死，当它撞上窗台
时，安便奋不顾身将它捧起，轻轻安
抚。麻雀啾啾在其手心，与安对眼相
望，这是小小的安第一次如此近距离
听它们的说话声，瞬间，像是听懂了它
们的语言。次日清晨，安在其脚系上
一条红线，放其飞去。

正值稻谷收割时节，安负责赶走
晒谷场偷食谷物的鸡鸭，当然也包括
满天的麻雀。但是，已然晓悟麻雀之
语的安，决定放任麻雀偷食，特别是那
只系红线的麻雀，当它在一垄垄曝晒
的稻谷间穿梭时，安甚至直接为它打
掩护。不想几天后，这只麻雀竟前来
报恩了。安因为追赶一只兔子，误入
墨溪下游的防风林内，千树成林的木
麻黄，团团簇簇的林投，安似遇到鬼打
墙一般一直在原地打转。眼看天就快
要暗下来了，安号啕大哭。

就在这个时候，安听到了麻雀叫声。抬头，是那
只脚系红线的麻雀。唧唧唧唧，飞了数尺，停顿，又回
头唧唧，示意安跟上。登时，那只麻雀是走出去的唯
一希望，安便依其飞行方向猛力追赶，终于跑出了林
投与木麻黄的包围圈。从林投的缝隙间，安看到那只
麻雀停驻在村里一住户的屋檐上。安知道回家的路
了，悬空的心倏然落地。然而，那也是最后一次看到
那只麻雀的身影。

这件事很快在客家庄传开了。屋檐鸟也慢慢成
了村民心中的性灵飞禽，不再只是偷人食粮的印象。
同一屋檐下，你家就是我家，你的食物就是我的食物，
人们与屋檐鸟不再对立分明。屋檐鸟在村庄的救人
之举，也洗尽了几千年来身上背负的冤屈。村庄老人
说，屋檐鸟，出生田亩，翱翔天空，早与人没有了界线，
是胸怀宇宙、大器非凡的物种。

几十年前，人们曾以麻雀太官、太阔、太傲，食米
又来闹为由，大张旗鼓地展开过一场打麻雀运动，一
举消灭近二十亿只屋檐鸟。谅谁也想不到，多年之
后，麻雀竟在村庄接受了礼遇。

屋 檐 鸟
吕传彬

江南向来都是属于风花雪月的。若有雪，落在江
南，便是洒下一岭一河一山一水的诗意。

雪最好是夜里飘落下来。等天亮推开木格子窗时，
远处的亭台楼阁，还有那小桥湖泊，满眼都是晶莹的雪，
犹如上天飘落的诗篇。“风卷寒云暮雪晴，江烟洗尽柳条
轻。”千年前戎昱笔下的雪，飘落在今朝，仍然是那样的轻
盈和富有诗韵。

江南若是落雪了，一定像一袭素白的纱隐隐地罩
着半山半水。雪花在轻风中，被吹进湖中河畔的楼
阁，携带着千年的时光，带着一串串平平仄仄里，写尽
江南的韵致。“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万
般诗意，千种风情，都飘落在江南的山水间，构成最唯
美的江南诗韵。

当雪柔柔地飘落在西湖时，不见了白娘子的伞，
只留下白雪飘飞中的断桥。有雪花的杭州，就成临安
了。雨西湖虽是浪漫，却比不上雪西湖的宁静与淡
雅。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是任何诗湖无法比拟的。

“一声画角谯门，半庭新月黄昏，雪里山前水滨。
竹篱茅舍，淡烟衷草孤村。”雪落下了，仿佛看见那白雪
飘飞的时节，静伫河边山前的小茅屋，静静地享受着雪
花轻抚。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怎能与
他人共赏，唯一人独钓雪景才适合西湖的雪。

当雪落南京时，便成了金陵。只有金陵这名号，才
配得上雪中的这座千年古城。“金陵逢晓雪，撩乱逗云
来。”有雪的金陵，多了几分妩媚与多情，仿若有秦淮歌

女那婉约风情的吟唱，惹来六朝才子名士写不尽的风
流。东坡居士也忍不住在古老的城墙上写下“山川过雨
晓光浮，初看江南第一州。”有雪，就浸出了秦淮的独特
韵味，一场雪，便有了满纸的墨香，盈街的笑语。

雪落姑苏，便只有夜半钟声滴答在风雪中，和着
雪的一丝丝沙沙声。那雪，落在小桥上，落在青石的
巷子里。偶尔有撑一柄油纸伞的姑娘走过，恍若置身
于唐诗宋词里的岁月。“凤凰台上暮云遮，梅花惊作黄
昏雪。人静也，一声吹落江楼月。”白雪的点缀下自有
了姑苏气质，处处浸润着腊梅的香气。寂静的楼台
上，笛声响起，连同那一弯明月也吹落下来。

虽说是姑苏四季都美，独有雪时才更迷人。形形
色色的亭台楼阁，榭台园林，都被披上一层素白的轻
纱，宛若一位天仙般的姑娘，期待一场偶遇，来书写一
段浪漫的姑苏之恋。可是，或许雪太大，阻隔了远处
那寺的钟声。姑苏雪夜，等有情人。

只可惜，雪永远飘落不到徽州了。因为徽州没
了。雪落在那白墙袋瓦上，更显得柔美与孤寂。即
便有雪，落在黄山，也显生硬，早没了徽州的秀气
与飘逸。徽州赏雪，独有青与黛，黑与白，宁静与
婉约。亦或在那个落雪的早晨，走过百年的小桥与
石坊，让飘飘白雪洒落在发梢，感受徽州人的温婉
柔情与淡泊洒脱。

这雪不论落在江南何处，都飘成一首首柔美的诗
篇。雪落成诗，来烘托这个洁白而又多彩的世界。

雪在江南落成诗
鲁 珉

屋檐鸟 佚名 摄


